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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十五日《中國剪報》
第三版，摘編了一則題為《毛澤東
最後悔的事情》的短文，十分引人
矚目。

該文說：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
編研部副主任張素華在最近的訪談
中稱，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和張

聞天等覺得 「左」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又提了意見，毛
澤東就沉不住氣了，致使廬山會議的影響非常糟糕。

如果沒有廬山會議， 「大躍進」這個糾 「左」或者三
年困難時期出現的經濟困難就不會那麼嚴重。後來張素華
看到毛澤東說的一句話，他這一輩子最後悔的就是在廬山
會議上批右傾，尤其是傳達到縣以下。不應該傳達到縣以
下，他這一輩子最後悔的就是這件事。

毛澤東是偉人，但偉人也是人，也難免會犯錯。評價
偉人也要一分為二，在肯定他革命功勳的同時，也不掩飾
他的過錯。根據中共已有的歷史結論，毛澤東晚年發動史
無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實踐證明是個嚴重錯誤。然而
直至他逝世前，並沒有 「後悔」的表示，他對 「文革」的
評價是 「三七開」，即成績七分、問題僅三分。因而他說
「這一輩子最後悔的就是在廬山會議上批右傾」。張素華

的上述披露是真實的。
這裡的 「廬山會議上批右傾」，指的是一九五九年七

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廬山連續舉行的政治局擴
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會議初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
糾正 「大躍進」中的錯誤。七月十四日，彭德懷針對當時
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信，實事求是地陳述了他對一
九五八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

無論從這意見內容本身還是從程序看，彭德懷都是正
確的，但毛澤東卻錯誤地認為是向黨的進攻。於是會議即
改變議題，改為反右傾，對彭德懷及與彭持相同觀點的黃
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進行批判……之後又把 「反右傾
」指示傳達到縣以下。

它的上一年一九五八年的 「大躍進」，初衷是為了 「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讓國家早日富強，還指出 「
超英趕美」口號。但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領導幹部還
未真正掌握經濟建設規律，缺乏科學發展觀頭腦就易發熱
；於是全國各地不同程度颳起 「瞎指揮風」、 「浮誇風」

等等歪風，廬山會議 「反右傾」後，歪風更烈，造成嚴重後果。
年前電影《一九四二》在國內熱映。該片看似讓一九四二年河南餓

死三百萬百姓的大饑荒苦難歷史復活，明眼人都知道它實際是激起國人
對時間更近、饑荒面更廣、餓死人更多的 「大躍進」後三年的苦難歷史
，在當下的公共記憶中復活。其實這一苦難早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已開
始，一直延續到一九六二年。那麼當年這一大饑荒究竟餓死多少人？

已有專家根據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九年的人口修正數據，計算出各年
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一九五八年九十二點一萬，一九五九年四百八十
一點九萬；一九六○年一千七百點二萬；一九六一年八百四十七點六萬
；一九六二年三百三十五萬；五年合計非正常死亡三千四百五十六點八
萬人。（以上數字引自《炎黃春秋》二○一二年第七期第五十一頁）

上述因饑荒非正常死亡那麼多人，毛澤東雖還不知詳情，但他肯定
已經知道不少地方有餓死人的事發生，而且省悟到這是 「反右傾」的惡
果。良知讓他說出 「一輩子最後悔的」就是這件事。

「大躍進」、颳 「五風」、 「反右傾」──結果是連續數年大饑荒
，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以千萬計。今天必須銘記這些苦難，苦難才不會在
未來重現。因此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尤為重要。

要了解在母親心中兒
子的位置，最好能記住這
位母親的故事。

她就是美國第三十三
任總統杜魯門的母親，杜
魯門當選後不久，有位客
人前來拜訪他的母親。客

人笑道： 「有哈里這樣的兒子，你一定感到十分
自豪。」杜魯門的母親贊同地說： 「是這樣，不
過，我還有一個兒子，也同樣使我感到自豪，他
現在正在地裡挖土豆。」

要了解兒子心中母親的位置，最好能記住下
面這個故事。

二零一二年十月，四千多民警出動，在桂林
全市十二縣五個區開展 「地毯式」搜尋，只為尋
找一位右眉間有指肚大的老人斑、身穿紅點碎花

衣褲的老人。老人名叫周月英，享有如此 「高規
格待遇」的她，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跟隨兒子
們由湖南來到桂林生活的七十三歲老母親。因患
有阿爾茨海默病，她於八月一日走失，此後，她
的四個兒子便開始了不懈的找尋。在桂林市市區
以及周邊各縣城，四兄弟那幾輛掛 「尋人啟事
」牌子的車，在大街小巷來回穿梭。他們還不時
停下車，向路人打聽線索。

如果說這兩個故事和你的生活相去甚遠，那
麼就聽一聽另一個兒子的心聲吧：四十歲的兒子
仍然是父母的兒子，不管是功成名就，還是一文
不名，不管父母願望在自己身上實現了，還是仍
為理想努力奮鬥，兒子這一角色永遠不會變。正
因為首先有了父母的存在，才有了兒子這一令人
羨慕的身份。四十歲的兒子是父母栽了四十年的
一棵樹，也是父母講了四十年的精彩故事。不管

距離有多遠，父母的目光永遠被兒子所牽動，永
遠在注視讓其驕傲的兒子。做了四十年的兒子
，又到了不惑之年，對於如何做好兒子應該是輕
車熟路了。父母生活的好壞，身體是否健康，心
情是否開朗愉悅，都是檢驗兒子合格與否的標準
。兒子身上總有父母的烙印，用要求自己子女
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就會是一名合格的兒子。如
何對待父母也是一門學問，父母的年齡越大，對
兒子的依賴越多。所以不管工作再忙，都永遠不
要找藉口，把做兒子當成一份工作來做，盡量做
得盡善盡美，做到自己可以給自己發一個嘉獎。
年齡越大的兒子越令人敬佩，想像一位八十歲的
兒子服侍一百歲母親的情景是多麼溫馨動人。所
以，四十歲兒子的目標就是要好好努力，準備做
個五十歲的兒子，爭取做個六十歲直至更高年齡
的兒子。

論功績，西晉無人能
與羊祜相比，他老人家是
開國元勳；論儀度，歷史
記載他 「瀟灑，身長七尺
三寸，鬚眉秀美。」簡直
就是帥哥中的帥哥；論才

學，他是當時的國學大師；論背景，他是東漢
全能型學者蔡邕的外孫、晉景帝司馬師獻皇后
的同母弟弟，他的老丈人是三國的車騎將軍夏
侯霸。就是這樣一位條件優越家世顯赫的高富
帥，在西晉乃至中國封建社會的職場上，卻是
相當的低調、謙和。

景初三年，羊祜因為出身好，被舉為上計
吏，進入財政部工作。當時，軍委主席（大將
軍）曹爽與政府首腦（太尉）司馬懿為爭權奪
利鬥得熱火朝天，而且，曹氏集團一開始佔據
了上風，大有將司馬懿打進十八層地獄的趨勢
。這時，很多官員見風使舵，一個勁兒地拍曹
爽的馬屁。唯獨年輕的羊祜不這樣看，他判斷
笑到最後的還是司馬懿。一次人事變動中，曹
爽提拔了羊祜與王沈。按理說，這是一般人求
之不得的好事，王沈也勸羊祜就職。但羊祜說
： 「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羊祜勸王沈，老
弟呀，做官哪是那麼容易的？可惜王沈沒有聽
明白羊祜的話中之意，屁顛屁顛地跑去做官了
。果然，後來曹爽被司馬懿擊敗，王沈受到牽

連被免職。這時，王沈才想起羊祜的先見之明
： 「常識卿前語。」羊祜並不得意，反而安慰
他： 「此非始慮所及！」有些事情的確是很難
預料的。既撫慰了失意的朋友，又給了他一個
台階下，讓王沈感佩不已。

晉武帝稱帝後，任羊祜為荊州軍區司令員
（都督）。執掌一方兵權，羊祜從不因為自己
是首長而壞部隊的規矩。一天夜晚，羊祜想出
營蹓躂，誰知，被值勤官徐胤攔住： 「將軍都
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
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堅決拒絕
上司出營。被屬下擋駕，羊祜不但不惱，反而
躬身施禮表示歉意： 「今日之事，無關將軍，
乃祜之錯，有將軍，幸甚，幸甚！」從此以後
，除非公務，羊祜從不出營。羊祜低調謙和以
身作則，士兵們看在眼裡，無不欽佩，他所帶
領的部隊的戰鬥力也大大增強。

因為在荊州政績出色，羊祜被提拔為車騎
將軍，地位與三公相同。但羊祜卻遞交了一份
感人至深的請辭報告，堅決不當這個車騎將軍
。這一次，晉武帝沒有同意。晉武帝咸寧三年
，皇帝封羊祜為南城侯，羊祜又遞交了一封言
辭懇切的辭職報告。兩次辭官，讓同事們看到
羊祜並不是在作秀，而是抱認真的態度。於
是，羊祜在朝廷上人氣指數急劇提升，不但比
他官職小的同僚尊敬他，就連當時的幾位政治

大佬王佑、賈充、裴秀對他也是十分友好。
在個人生活上，羊祜雖然有高薪，但他從

不奢侈。平時穿的，都是最便宜的老布衣服。
節省下來的錢，他沒有留給自己的子女，而是
用來接濟窮人，或者賞賜給那些戰場上有功的
軍人。有一件事最能說明羊祜的清廉之名。臨
終前，羊祜囑咐妻子，不要按照南城侯的規格
下葬，妻子遵從了羊祜的遺願。但羊祜的外甥
齊王司馬攸看不過去，就對晉武帝提意見，說
我舅舅在世時一貫節儉，現在他走了，是不是
應該搞個隆重的送別儀式？按說，這要求也不
過分。但晉武帝深知羊祜的為人： 「祜固讓歷
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
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
彰高美。」皇帝給予這樣高的評價，可見羊祜
在上司心目中的地位。

最能體現羊祜德操的是他臨終前做的一件
大好事。羊祜在世時，一直在為西晉物色德才
兼備的後備幹部。他觀察到杜預是一位很不錯
的年輕人，所以在臨終前，他向晉武帝隆重推
薦了杜預。羊祜果然有先見之明。在後來的滅
吳戰爭中，杜預成為中流砥柱，發揮了重要的
重要。不任人唯親，將國家的發展裝在自己的
心中，這樣的高尚品德贏得了所有人的欽佩。
咸寧四年，羊祜病逝。想起自己失去一位肱股
之臣，晉武帝潸然淚下，淚水在鬍子上都結了
冰。百姓們聽說羊祜去世，就在出殯這天，自
發集結在必經之路上，人人失聲痛哭， 「荊州
百姓在集市之日，聞知羊祜死訊，罷市痛哭，
街巷悲聲相屬，連綿不斷。」

謙和低調的氣質，是營造良好人際關係的
基礎，一個懂得謙和低調的人，必將得到人們
的尊重。

在
我
的
記
憶
中
，
曾
兩
度
暢
遊
四
季
如
春
、
美
景
如
畫
的
雲
南
西

雙
版
納
。
當
我
最
近
涉
足
傣
族
自
治
州
景
洪
市
時
，
當
地
的
一
位
老
鄉

突
然
問
我
：
﹁你
去
過
野
象
谷
嗎
？
﹂
他
的
提
問
，
卻
引
起
我
濃
厚
的

新
奇
感
。
其
實
，
大
象
在
雲
南
各
地
並
不
少
見
，
而
木
雕
的
大
象
更
是

比
比
皆
是
，
即
使
在
賓
館
、
商
場
、
玉
器
店
、
銀
行
門
前
，
都
有
兩
頭

木
質
大
象
在
守
護
。
據
說
，
大
象
是
吉
祥
之
物
，
有
了
大
象
，
一
切
都

能
吉
祥
如
意
、
幸
福
美
滿
。
於
是
，
大
凡
去
過
西
雙
版
納
的
人
，
都
會

買
一
個
或
幾
個
大
小
不
同
，
形
態
各
異
，
憨
厚
可
愛
的
木
雕
小
象
帶
回

家
中
，
一
是
留
作
紀
念
，
二
是
圖
個
吉
利
。
至
於
人
們
渴
望
觀
看
的
大

象
各
種
高
難
度
表
演
，
在
西
雙
版
納
的
各
個
地
方
，
幾
乎
無
處
不
見
，

並
不
稀
奇
。
對
於
野
象
谷
，
我
則
頗
感
新
奇
，
於
是
，
思
考
再
三
，
決

定
行
而
觀
之
。

翌
日
下
午
，
我
和
幾
位
同
行
者
在
當
地
請
了
一
位
女
導
遊
，
興
致

勃
勃
地
暢
遊
了
野
象
谷
。
臨
行
前
，
她
對
我
們
說
：
﹁野
象
谷
路
不
寬

，
有
溝
溪
，
大
巴
車
開
不
進
去
，
很
抱
歉
，
只
能
步
行

了
。
﹂
說
完
，
她
看
看
我
滿
頭
的
銀
髮
，
關
心
地
問
：

﹁老
先
生
，
您
走
得
動
嗎
？
全
程
七
里
路
呢
！
﹂
我
拍

拍
胸
脯
、
淡
淡
一
笑
說
：
﹁沒
問
題
，
我
是
個
老
兵
，

權
當
再
進
行
一
次
行
軍
吧
。
﹂
我
們
的
同
行
者
中
有
青

年
姑
娘
、
也
有
中
年
女
性
和
老
奶
奶
。
臨
出
發
前
，
為

了
防
止
野
象
的
攻
擊
，
我
們
對
行
軍
隊
伍
作
了
必
要
安

排
。
兩
位
青
年
小
伙
在
前
面
探
路
，
兩
位
中
年
男
子
在

左
右
兩
側
護
衛
，
所
有
的
女
性
都
走
在
中
間
。
女
導
遊

見
我
們
如
此
布
置
陣
容
，
不
禁
大
笑
起
來
：
﹁你
們
別

那
麼
緊
張
嘛
，
野
象
在
白
天
是

不
會
出
來
的
。
﹂
下
午
兩
點
多

鐘
，
我
們
便
向
野
象
谷
進
發
。

野
象
谷
，
其
實
就
是
深
山

野
嶺
中
的
一
條
小
路
，
全
長
七

里
路
。
步
入
野
象
谷
，
彷
彿
置

身
於
一
個
幽
深
靜
謐
的
無
人
世

界
。
野
象
谷
的
路
不
寬
，
彎
曲

無
度
，
而
在
路
的
一
側
，
就
是

樹
木
和
大
山
，
密
密
匝
匝
，
深
不
可
測
。
在
七
里
長
的

小
路
上
，
時
而
有
河
溝
，
時
而
有
小
溪
，
時
而
有
亂
石

，
所
以
只
能
徒
步
行
走
。
我
們
緊
跟
導
遊
，
快
步
行
走

，
唯
恐
遇
到
野
性
十
足
、
威
猛
無
比
的
野
象
。
當
我
走

在
一
段
泥
濘
地
時
，
果
然
看
到
了
野
象
的
腳
印
，
導
遊

用
竹
竿
戳
戳
一
個
個
野
象
的
腳
印
說
：
﹁我
們
在
西
雙

版
納
所
接
觸
的
大
象
是
很
溫
馴
的
，
你
們
可
以
給
牠
餵

甘
蔗
，
也
可
以
騎
在
大
象
身
上
拍
照
。
但
是
，
野
象
則

不
同
。
在

養
壩
區
周
邊
就
有
野
象
，
牠
們
出
沒
於
夜

間
，
進
村
寨
，
撞
門
窗
，
糟
蹋
苞
穀
地
，
有
時
還
會
傷
人
。
有
一
位
婦

女
夜
間
在
野
象
谷
趕
路
，
突
遭
野
象
攻
擊
，
不
幸
身
亡
。
因
此
，
在
野

生
動
物
活
動
較
頻
繁
的
區
域
內
應
建
設
牠
們
的
食
物
源
基
地
，
以
減
輕

野
象
對
人
員
和
農
作
物
的
侵
擾
。
﹂
此
時
，
我
透
過
密
密
的
樹
林
向
遠

處
張
望
，
只
見
灰
蒙
蒙
、
黑
乎
乎
的
一
片
，
再
瞧
瞧
天
空
，
也
陰
沉
下

來
了
。
此
時
，
大
家
的
心
也
不
由
得
緊
張
起
來
，
說
不
定
野
象
正
躲
在

樹
叢
中
窺
視
我
們
呢
。
於
是
，
大
家
都
腳
不
沾
地
的
加
快
了
腳
步
，
恨

不
得
一
下
子
長
上
翅
膀
，
立
刻
飛
出
野
象
谷
。
不
一
會
兒
，
我
們
終
於

走
出
了
有
驚
無
險
的
野
象
谷
。

據
西
雙
版
納
傣
族
自
治
州
林
業
局
統
計
，
一
九
九
一
年
至
二○

一

○

年
，
全
州
共
發
生
野
生
動
物
肇
事
十
五
點
三
萬
餘
起
，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以
上
由
野
象
引
發
。
近
七
十
六
萬
人
次
受
災
，
人
員
傷
亡
一
百
九
十

八
人
，
其
中
三
十
三
人
死
亡
，
直
接
經
濟
損
失
約
二
點
七
億
元
。
看
來

，
野
象
真
的
可
恨
大
於
可
愛
，
行
走
野
象
谷
，
小
心
為
好
。

春遊千島湖 鍾 芳

毛
澤
東
﹁最
後
悔
的
事
情
﹂

余
仁
杰

羊祜低調贏人心
郝金紅

母
與
子

言
止
善

徒步七里野象谷 程秋生

在伊斯坦布爾的最
後一天中午，本來晴好
的天忽然轉陰了，午飯
過後，竟然下起了淅淅
瀝瀝的雨，於是放棄去
王子島的打算，在塔克
西姆廣場邊的哈菲茨．

穆斯塔法甜品店坐了下來，沒想到這是一次
眼鼻口耳的絕妙享受與體驗。

哈 菲 茨 ． 穆 斯 塔 法 （Hafiz Mustafa
1864）是伊斯坦布爾老招牌的甜品店，已有
一百五十餘年的悠久歷史。這家老字號在全
城的各個區都有分店，我們去的是位於最繁
華的獨立大街與塔克西姆廣場交匯處的那一
家，從門臉看很光亮很現代，櫥窗裡擺放
的卻是最傳統的土耳其甜點。

進得店內，最先躍入眼簾的是滿牆藍紅
花色的瓷磚，這樣的以馬賽克或是瓷磚裝修
牆表在伊斯蘭文化中很常見，尤其是在清真
寺裡、蘇丹的皇宮裡或是富人們講究的庭院
裡，甜品店用這樣的牆表既顯出了氣派更繼
承了傳統，讓人感覺眼前一亮。店有很長的
進深，店堂部的牆壁彷彿是展開的金色畫卷
，上面是一幅又一幅展現民俗風情、歷史建

築或是蘇丹尊榮的瓷磚畫。至於那甜品，我只有驚嘆的份
兒，因為這裡歐亞合璧、兼容並包，既有歐洲風情的奶油
、鮮果、巧克力以及果仁蛋糕，也有亞洲風味的酥餅、糖
衣水果等等，讓人目不暇給。店堂的左側，是典型的土耳
其甜點，裝在一個又一個巨大的長方形鋁製烤盤裡，整齊
得好像等待檢閱的士兵。與對面的精緻與繽紛相比，這一
邊的點心與甜食好像樸素許多，但是從做工上卻是一點也
不含糊。土耳其的甜點有悠久的歷史，相傳奧斯曼土耳
其帝國兵臨維也納城下的時候，雖然沒有拿下城池，卻給
歐洲帶去了咖啡和甜點，歐洲後來的咖啡文化，包括名揚
世界的維也納甜點都源自土耳其。

土耳其甜食中最常見的是Baklava與Lokum，Baklava是
黃油酥餅，裡面夾上核桃仁；Lokum是各色花樣的蜜糖，
主要的組成部分是蜂蜜和果仁這些甜食花樣繁多、顏色各
異，味道甜得誇張。

據說，奧斯曼帝國時期的第二十七任君主──蘇丹阿
卜杜爾哈米特一世為了取悅於自己心儀的女子，遍請各地
手藝高超的糕點師傅，想要做出一種能讓最高傲的女神折
腰的甜食。一位名叫伯克爾的糖果師傅根據自己多年的經
驗，再加上豐富的想像，做出了一種味道極美、有果凍
般透明的光澤、上面鋪一層細細的粉糖的甜品，打動了
蘇丹和他的女人們的心。

我們在店裡坐定之後，優雅的店員立刻送來了兩本像
城市電話號碼簿那樣厚厚的目錄，裡面圖文並茂，每一種
甜品都有大幅的藝術照片，附加相關介紹與價位，一絲
不苟，價錢也公道。我要了兩小樣甜點，看侍者把卡布
奇諾和刀叉送過來。那咖啡杯子和盤子都燙金邊，上面
用金字印 「Hafiz Mustafa 1864」的名號和店徽。

我要的甜點名叫 「夜鶯之巢」，是用極細的飽含蜜
糖與黃油的粉線繞成的狀似鳥巢的小點心，中間塞過了
糖的果仁，一共四個，好吃又好看。這些甜點，看很小
，但若是將一整塊放入口中又嫌太大，所以要切開來一小
塊一小塊慢慢享用。

我們就這樣坐在哈菲茨．穆斯塔法甜品店裡，聽低
低的土耳其民族音樂，品嘗這些樸素又可口的甜點，靜
靜地度過在伊斯坦布爾的最後一個下午。似水流年裡的幸
福，也就蘊藏在這些不起眼的一點一滴之中吧。

甜
甜
下
午

林
中
洋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燈燈
下下集集

文文林林
漫步漫步

繽繽
紛紛
華夏華夏

自自
由由談談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中
國
古
代
的
報
紙
通
稱
﹁邸
報
﹂
，
係
由
邸
發
布
，
故

名
。
﹁邸
報
﹂
起
於
何
時
？
尚
無
定
論
，
至
遲
在
唐
代
已
有

。
在
唐
貞
觀
至
開
元
年
間
（
公
元
六
二
七
至
七
四
一
）
，
這

種
原
始
報
紙
由
朝
廷
發
布
，
可
說
是
一
種
中
央
政
府
公
報
，

稱
作
﹁報
狀
﹂
。

現
存
於
英
國
倫
敦
不
列
顛
圖
書
館
有
一
份
《
敦
煌
邸
報

》
，
是
唐
僖
宗
光
啟
三
年
（
八
八
七
）
發
布
的
。
原
件
僅
存

六
十
行
，
長
九
十
七
厘
米
，
寬
二
十
八
點
八
厘
米
。
原
藏
於

敦
煌
莫
高
窟
藏
經
洞
，
後
被
英
人
斯
坦
因
竊
走
。
此
即
現
存
最
早
的
中
國
古
代
報
紙
，

也
是
世
界
上
最
古
老
的
報
刊
。
它
比
歐
洲
最
早
的
手
抄
本
報
刊
要
早
八
百
多
年
。
唐
代

中
期
之
後
，
統
一
由
進
奏
院
抄
布
各
地
的
這
種
報
紙
，
稱
為
《
進
奏
院
狀
報
》
。

宋
承
唐
制
，
《
進
奏
院
狀
報
》
由
朝
廷
直
接
向
全
國
發
布
，
大
約
每
日
、
每
五
日

或
十
日
，
或
一
月
發
一
次
，
由
門
下
省
繪
事
中
負
責
審
核
，
稱
作
﹁判
報
﹂
。
元
明
廢

都
進
奏
院
，
元
以
通
政
院
，
明
以
通
政
司
為
發
布
官
報
的
機
關
。
這
種
具
有
中
央
政
府

公
報
性
質
的
報
紙
稱
為
﹁邸
報
﹂
。
清
代
叫
做
﹁邸
鈔
﹂
，
亦
稱
﹁塘
報
﹂
（
因
由
﹁

提
塘
官
﹂
負
責
傳
送
，
故
名
）
。

﹁邸
報
﹂
之
發
行
僅
限
於
封
建
統
治
機
構
內
部
和
士
大
夫
階
層
，
一
般
百
姓
是
無

緣
問
津
的
。
但
在
宋
以
後
各
朝
都
出
現
過
朝
廷
傳
報
範
圍
之
外
的
報
紙
，
這
在
我
國
報

刊
史
上
稱
作
﹁小
報
﹂
。
﹁小
報
﹂
始
於
北
宋
，
盛
於
南
宋
，
元
明
清
各
朝
都
有
。
它

是
一
種
以
刊
載
時
事
性
政
治
材
料
為
主
的
不
定
期
的
非
官
方
報
紙
。
這
種
小
報
所
登
載

的
一
些
信
息
，
可
叫
做
當
時
的
﹁參
考
消
息
﹂
（
有
的
消
息
並
不
準
確
）
。
當
時
人
私

下
也
有
稱
之
為
﹁新
聞
﹂
。
可
見
至
遲
在
宋
代
這
種
具
有
時
事
報
道
含
義
的
﹁新
聞
﹂

一
詞
已
經
有
了
。

據
文
獻
記
載
，
在
北
宋
末
年
，
曾
出
現
有
民
間
經
營
的
印
刷
報
紙
稱
作
﹁朝
報
﹂

。
其
實
，
這
種
﹁朝
報
﹂
，
早
在
北
宋
中
期
王
安
石
時
代
就
有
了
。

在
中
國
古
代
民
間
經
營
的
報
紙
中
影
響
最
大
、
發
行
時
間
最
長
的
是
明
代
的
《
京

報
》
。
《
京
報
》
先
後
發
行
四
百
多
年
，
直
至
一
九
一
一
年
辛
亥
革
命
之
後
才
停
辦
。

當
時
經
營
《
京
報
》
的
﹁報
房
﹂
，
即
是
近
代
報
館
的
前
身
。
《
京
報
》
原
是
雕
版
印

刷
，
至
崇
禎
十
一
年
（
一
六
三
八
）
改
為
活
字
印
刷
，
此
為
我
國
最
早
的
活
字
印
刷
報

紙
。
明
末
，
《
京
報
》
曾
有
﹁報
房
﹂
自
家
採
寫
的
消
息
和
少
量
社
會
新
聞
。
《
京
報

》
到
清
朝
末
年
已
有
相
當
發
展
規
模
，
在
北
京
一
地
有
﹁報
房
﹂
十
二
家
，
加
上
其
他

各
地
，
全
國
﹁報
房
﹂
至
少
有
二
十
家
以
上
。
清
代
﹁報
房
﹂
出
版
的
《
京
報
》
通
常

為
日
刊
，
日
總
發
行
量
已
達
萬
份
以
上
。
這
些
，
便
是
中
國
古
代
報
刊
的
簡
況
。

中
國
古
代
報
刊

楊
渭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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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山野人行早 盛利者攝


